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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以木喰佛和铊雕为对象，分

析了二者的工艺特征和源流关系，并将它们

放在民艺与工艺美术在历史上的相互转化中

进行比较，通过对比镰仓雕的现状，对民艺

与工艺美术在当下的相互转化方式进行了探

讨和设想。

关键词 ：木喰佛、铊雕、镰仓雕、民艺、工艺

美术

一、木喰佛和铊雕

木喰佛，是指由日本江户后期的一名行脚僧

“木喰”（也被称为“木喰上人”）所制作的佛像。

他曾经长期行游于日本各地，并发愿制作了超过

一千尊的木雕佛像，这批佛像后被统称为“木喰佛”

（图 1）。木喰佛也因其微笑的面容被称作“微笑

佛”，都为体量不大的素木雕刻，造型朴拙，雕刻

手法大胆简练，保留雕刻痕迹，不追求细节的修

饰且不上漆，稚拙单纯的风格显示出和主流寺庙

佛像样式及工艺上的显著差异。木喰佛曾经散落

在日本各地的民间寺庙中，默默无闻，直到日本

“民艺之父”柳宗悦发现了它，并在对其的研究中

创造出“民艺”一词，继而发展出日本的民艺运

动及其理论。

铊雕，日文写作“鉈彫”，是日本木雕造像中

出现的词语，即粗木雕刻，作品表面带有明显的

圆口雕刻刀的凿刻痕迹，不上色彩和漆，多见于

日本平安中期前后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木雕造

像作品中。代表作品有神奈川县宝城坊的药师三

尊像（图 2、3）、岩手县爱宕神社（藤里毘沙门堂）

的兜跋毘沙门天像、天台寺的圣观音像等。根据

日本学者久野健的观点，铊雕造像最早起源于 8

世纪末到 9 世纪初的平安时代初期，相对于以金

铜像、木胎干漆像、泥塑像为主的官立寺庙和皇

族、贵族寺庙，因民间信仰的需要而在地方上小

型寺庙开始的素木雕刻造像的活动。[1]

木喰佛和铊雕造像虽然年代相隔很远，并在

整体造像风格、体量以及具体的雕刻技法上显示

出差异，但二者的整体工艺风格是一致的，即都

是素木雕刻，直接保留木材特有的凿刻肌理而不

加修饰，手法朴拙或大胆，和主流的金铜造像、

木胎干漆造像、木胎彩绘造像的严谨、细腻形成

鲜明对比。二者都是供奉于地方小型寺庙，也就

是说，它们都是服务于广大民众的信仰的。实际

上从平安时期的铊雕造像开始，即便后来的主流

造像风格不断变化，这种素木雕刻的形式也一直

延续下来且遗迹分布较广泛。铊雕造像分布的地

区和木喰上人的家乡及其主要活动区域也是重叠

的，木喰上人的创作或许就是受到了关东地区民

间铊雕造像的影响。木喰佛也并非孤例，在被柳

宗悦关注之后又有木喰一派的“圆空佛”等被陆

续发现和研究，得出木喰佛、圆空佛实际上是民

间造像活动派系之一这样的结论。所以说，当年

吸引的柳宗悦的木喰佛并不是木喰上人首创，其

工艺风格是有源可寻的。究其渊源，大致是最初

对于对自然神的崇拜以及民间信仰的需要而出现

的铊雕造像，结合后来的禅宗思想，一并影响到

了行脚僧人们的创作。平安时期的铊雕造像和同

时期主流造像的题材、内容、神态都保持一致，

而江户时期的木喰佛或圆空佛已经显示出禅宗一

般既庄严又洒脱的风貌，体现出民间素木造像及

其信仰的新发展。

二、民艺与工艺美术在历史上的相互转化

目前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大都是针对宫廷的、

贵族的、宗教的，以及文人趣味的工艺品。柳宗

悦也将工艺分为贵族的工艺、个人的工艺以及民

众的工艺，以凸显民艺的独特性。民艺和工艺美

术本是同源，原始社会尚无阶级划分，自然也不

存在工艺的分类，物的创造都是以实用为主。后

来当社会分工逐渐形成，精神需求的增加导致了

纯艺术的产生，工艺也发展成不同的阶级类型。

张道一先生认为，不论贵族的宫廷美术、士大夫

的文人美术，还是佛教的宗教美术，都是在民间

美术的“母型”中派生出来的。而当宫廷的、文

人的、宗教的美术产生并发展起来之后，回转来

影响于民间美术，又是另一方面。如果说前一方

面是艺术理论和历史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那么，后一方面也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它涉及民

众心理、思想和审美的变化和发展，甚至成为整

个社会意识构成的重要部分。这样，就出现了支

脉交错、源流倒行的局面。[2] 可见，民艺和工艺

美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其中具体的相互

转化和影响却是复杂的。

日本学界曾经就“铊雕”这种“粗陋”的作

品到底是已经完成的作品还是未完成的作品发生

过争论。[3] 出现这种争论自然是将佛教造像放在

工艺美术范畴内来理解的。实际上，铊雕造像原

本只是等级较低的地方寺庙所造，是为地方民众

信仰服务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柳宗悦所说

的“民艺”。铊雕技法粗犷又多变，呈现出丰富的

雕刻肌理，现代艺术家也往往模仿铊雕技法和艺

术风格来进行创作。所以铊雕的这种转变显示出

民艺对于工艺美术的影响。

柳宗悦受木喰佛的启发开启了民艺运动及其

理论，但木喰佛是否可以认为是“纯粹的民艺”

呢？柳宗悦在描述第一次见到木喰上人的作品地

藏菩萨时这样说 ：“根据我的直觉可以断定，这

不是寻常的作者，如果没有特别的宗教体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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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雕刻出这样的作品的。”[4] 可见，木喰上人

虽只是一位无名的行脚僧人，但他本身并非普通

的僧侣或民众，而是一名受到传统铊雕造像影响，

并对宗教有着深刻领悟且能将其理解融入到自己

的雕刻作品中的艺术家，其作品应属于个人性质

的工艺。从今天艺术创作的角度看，这样的理解

是说得通的。事实上，木喰佛大都留有墨书铭款，

雕刻手法独特，艺术个性是鲜明的，是受到民艺

影响的工艺美术反过来再影响民艺的一个案例。

三、民艺和工艺美术在当下的相互转化

柳宗悦还曾经强调过 ：“工艺之美与个性之美

正好是相悖的。” [5] 这与他前面的说法是矛盾的，

但柳宗悦也做了补充，认为艺术家应该脱离技巧

的、高价格的、自我的，而是应该是民众的。可见，

柳宗悦最终还是想要建立起理想中的“走向未来

的工艺”。他主张 ：“个人作家与民众结合，加上

有着良好指导的集体劳动，这大概就是未来工艺

的正确成长途径。”[6] 笔者认为，柳宗悦这样的论

断似乎并没能突破他所崇拜的威廉·莫里斯的范

畴。莫里斯的艺术活动游走于纯美术和工艺之间，

但在社会制度、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也是过于理

想主义的。当今也有很多个人艺术家与集体、企

业合作的例子，但都不能摆脱商品经济的束缚。

事实上，民艺和工艺美术当下的境况堪忧。

就中国来说，时代的更替、社会生产方式、民众

生活方式的转变、资本经济的深刻影响，都导致

了民艺已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虽能得到部分

整理和保护，但现在的民艺已非过去的民艺。工

艺美术的生存状况也是孤岛式的。笔者曾调查过

南通一家缂丝研制所，该所由国内著名的缂丝工

艺家和非遗传人创办，虽然被冠以省级非遗文化

和技艺传承基地这样的名头，却面临招收不到长

期学徒、核心技艺无法传承的境地，其缂丝作品

也多为传统形式和题材，一般都是参加工艺美术

展览或作为政府以及少数人的贵重礼品。

不论是“民艺”还是“工艺美术”，这两个本

为同源的艺术类型确实也都在寻求当下的发展方

式。杭间在其《手艺的思想》里写道 ：“我意识到

民艺自生自灭的时代已经结束，民艺已不再是乡

土的事，而是我们大家的事 ；已不仅仅是文化研

究的事，而关乎我们未来的生活。” [7] 后现代思潮

中出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口号。日常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剩余的，通过分析把所有独特

的、高级的、专门化的、结构的活动挑选出来之

后所剩下的，就被界定为“日常生活”……正是

在日常生活中，使人类和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整体

的所有那些关系获得了形式和形状。[8] 约瑟夫·博

伊斯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让人联想

到近代中国民生思想和美育主张的深刻性。或许

只有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美育深入普及、人人都

是艺术家、工艺家，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社会中，

才是民艺和工艺美术相互转化的理想境地。

当下的民艺和工艺美术以及其他文化遗产的

保护，更多是要研究和保护古人留下遗产中蕴含

的智慧，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个别保护。日本的

民艺和工艺美术实践很多值得我们参考，如日本

传统工艺镰仓雕当下的存在方式。镰仓雕源于日

本镰仓时代对于中国宋元建筑以及木器具装饰

“唐样”的模仿，历史上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代表性

的木器雕刻工艺。为了延续工艺传统，日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创立了企业组织形式的镰仓雕技

艺传授团体，创办了镰仓雕会馆。会馆除了进行

传统资料的收集和展示、新作品展览，还进行工

艺传授和普及，吸收有兴趣爱好和空余时间的民

众来学习镰仓雕技艺。[9] 镰仓雕会馆的学员和工

艺家一起工作，在空余时间通过学习镰仓雕，体

味传统工艺的操作，培养丰富的情感和对美的判

断力。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出好的作品也就自

然而然了。

结语

同为木雕，镰仓雕和木喰佛以及铊雕在当下

的转化中既不相同又存在一致性。镰仓雕的模式

是工艺美术向大众以及日常生活的推广，木喰佛

和铊雕则是侧重民间传统雕刻技艺对于现代工艺

美术、现代雕刻艺术的融合与创新。然而它们的

共同点是对于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传承，是对

古代文化遗产中智慧的发扬。因此，民艺也好，

工艺美术也罢，它们在当下的存在与转化方式仍

然是错综复杂的。每一种民艺或工艺美术的类型

都是独特的，对它们在当下的存在方式，必然不

是单一的模式能够应对的。只有梳理清楚其来龙

去脉，并能结合当下，才有可能把握和传承这些

遗产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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